
“梅姨”落网的消息，宛如一枚炸弹，
瞬间引爆社交平台。多个词条冲上热搜，
相关话题阅读量很快突破亿次。评论区，
除了“大快人心”的叫好之外，“‘小时候的
噩梦’终于被抓了”也是不少人的第一反
应。

有网友直言，“不听话会被‘梅姨’抓
走”曾是家长吓唬孩子的话术，“梅姨”俨
然成为拐卖儿童的“代名词”。一位妈妈
留言道，上幼儿园的女儿都知道，不能跟
陌生人走，否则人贩子“梅姨”会把小孩抓
走。“梅姨”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消散，反
而像一根刺深深扎在大众心底。

但在此番被抓获前，“梅姨”长期是个
谜：没有名字、籍贯年龄不详、样貌模糊，
就连“梅姨”是不是真人也得打个问号。
自张维平供出“梅姨”，不到十年时间，谜
一般的“梅姨”何以成为“一代人的噩梦”？

“梅姨”被供出后，2017年6月，广州
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
画像公开悬赏，号召扩散信息、举报线
索。此后，那张短发黑白画像全网转发，
无数人记住了约65岁、身高1.5米、讲粤
语和客家话的“梅姨”，尤其是广州增城、
韶关新丰等“梅姨”活动地区群众。之后，
湖南、四川、福建、新疆等地陆续有人举报
发现“梅姨”，虽经复核均不是“梅姨”，但
在当地引发不小波动，加深了老百姓对
“梅姨”的印象。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
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
所主任张志伟，曾长期参与公安部“打拐”
行动，同时跟踪“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
近十年。他认为，“梅姨”之所以影响如此
深远，关键是其在拐卖儿童系列案中的特
殊身份——中间商。“不是偶尔，而是一种
职业，甚至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张志伟
强调，“梅姨”负责中转、介绍、销售，没有
她，灰色产业链不能闭合，“而且‘梅姨’隐
藏很深，可能不是凶神恶煞的犯罪分子，
而是看起来身单力薄、慈眉善目的中年妇

女，极具伪装欺骗性。”
对此，申军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

果没有‘梅姨’这个环节，张维平拐到孩
子，到哪去卖？如果没有‘梅姨’，抢到孩
子，弄哪去？（一切）就是因为这个‘梅
姨’。”他清楚记得，张维平在庭审中供述：
“梅姨”多次催他，要快点搞，男孩、女孩都
可以。“（他们的）链条非常强大，五天拐两
个孩子。”2004年12月31日，钟彬在惠
州市博罗县一间出租屋内被人拐走；
2005年1月4日，申聪在广州市增城区
一间公寓内被人抢走。

在张志伟看来，该系列案手法残暴、
受害者多，在当地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
多种因素加剧了“梅姨”这一身份的恐怖
色彩。“它打破了普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基
本信任。”张志伟以申聪案举例，周容平等
人盯上申聪后，在申军良家斜对面租了一
间房，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套近乎，买零食哄
小孩玩，混成了熟人甚至朋友。2005年1
月4日，他们趁申军良不在，闯进家里，用
透明胶带封住申军良妻子于晓莉嘴巴，并
且反绑其双手，抢走了孩子，随后转交给张
维平。“暴力程度非常强，一般人听到后，邻
居都不敢信任了。”张志伟说。

入室抢孩子的暴行让于晓莉几乎精
神崩溃，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申聪透
露，妈妈现在不能流泪，只要一流泪，头紧
跟着痛，睁不开眼睛。

寻子十五年、追凶近十年，同样在申
军良身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长期
走路贴寻人启事，他的膝盖一到刮风下雨
就疼；整天想着到哪找人，只能睡两三个
小时。“一个人，像只小蚂蚁一样在外面飘
着，压力很大。”

而此次“梅姨”落网引发全网关注，张
志伟认为，说明大家对拐卖案件的发生，还
是有担心和恐慌。他表示，很多人作为家
长，看到别人遭遇这种事会感同身受，考虑
自己的孩子会不会遭遇类似的危险，这种
心情让大家密切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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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从作案到落网，历经二十余
年，据张志伟观察，这一路恰好是我国拐
卖犯罪从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到公安严厉
打击拐卖、打击显现成效的过程。“‘梅姨’
案可以说是我国打击拐卖的典型案件”，
他认为，该案集中反映了这些年我国在
“打拐”方面的力度、制度的变化。

张志伟介绍，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打拐”专项行动，
推出了系列措施、建立了新机制，包括建
成全国性的“打拐”DNA数据库、儿童失
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公安部“团圆
行动”解决一大批被拐失踪儿童陈年积案
等。

2011年开始，公安部对拐卖儿童案
件实行“一长三包制”：县市区公安机关主
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
组长要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
员、安抚被害人家庭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张志伟指出，这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更全面
的要求，“过去依靠一个派出所侦破拐卖
案件，难度是很大的，警力不足、技术力量
有限，孩子几个小时就卖到外省了。”

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在调整。
在张志伟和其他相关人士的推动下，“买方
入刑”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
此，拐卖案中的买方也是法律严惩的对象。

过程中，张志伟注意到，以“梅姨”案
为代表的重大拐卖案件掀起的舆论热度，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百姓预防拐卖的警
惕性。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最近几年
在火车、长途汽车上，一旦看见陌生男女

抱着哭闹的孩子，马上有人怀疑是不是人
贩子，甚至会报警。“当然闹出过误会，但
是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防拐’意识在增
强。”

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数
据，2025年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1035
人，同比下降18.4%，为近十年来最低。

张志伟看到“梅姨”落网的消息后，第
一时间给申军良发去祝福信息，“没有家
长多年的坚持，可能案件未必能走到这一
步。”他感叹，这也是各方努力的结果，家
长的不放弃、警方的不懈怠、社会的关注
和支持，促使案件迎来重大进展。

3月22日，申军良走在鸡公山狭窄的
巷子里，望着斑驳的房屋，轻声说道：（我）

跟这个地方告别，以后不来这里了。当追
查多年的凶手落网，萦绕在申军良心里的
执念终于可以放下了，但他似乎没有打算
停止。申军良迫切想知道：“梅姨”下面有
多少个张维平？“梅姨”到底拐卖了多少个
孩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希望所有被
“梅姨”拐卖的孩子全部找回来。

3月23日，一位被拐孩子家长专门带
着“寻女罗妙全”的启事，从东莞跑到广州
增城扩散信息。“因为‘梅姨’在韶关、梅
州、东莞活动过，失踪女孩的涉案嫌疑人
也是梅州兴宁的，作案手法差不多。”所
以，家长猜测女孩的失踪也许跟“梅姨”有
关系。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点点希望，
都要竭尽全力去尝试。

“梅姨”落网了，关于寻亲与追凶的故
事，未完待续。

“梅姨”落网背后：

“梅姨”落网消息传来时，申军良整个人愣住了。他有点不敢相信，拐卖儿子申聪
的人贩子，自己苦苦追了近十年，竟然真的抓到了。

3月21日，广东警方通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谢
某某（女）落网，其即为该案关键人物“梅姨”。

一时间，全网轰动，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唤起了大众关于“梅姨”的记忆：抓小孩子、
手段残忍、涉嫌多起拐卖案件、在广州增城和韶关新丰活动等。

对“梅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申军良。自2017年得知“梅姨”是案件的关键人物以
来，他就拿着模拟画像寻其踪迹，即使2020年儿子已经回家，他也没有停止追凶。为
什么申军良坚持找“梅姨”？

长时间没有姓名、样貌模糊，一度被怀疑是否存在的“梅姨”，为什么每次出现都令
人胆寒，甚至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阴影”？

“梅姨”从作案到落网，历时二十余年，为什么掀起的讨论超出一个犯罪嫌疑人范
畴，演变为我国“打拐”工作历程的标志性符号？

近日，记者跟随申军良父子，重走申军良曾经寻找“梅姨”的路线，回到当年申聪被
抢的案发地，并采访法律专家，尝试解开围绕“梅姨”的种种疑问。

3月22日16时许，申军良带着
儿子申聪从济南飞抵广州，距离官
宣“梅姨”落网仅过去29个小时。
前一天，他在河南接到该消息，激动
到哽咽，“终于抓到了”。申军良马
不停蹄地跑回山东，又连夜订机票，
赶到这个来了无数次的城市。

落地后，申军良直奔广州增城
鸡公山——“梅姨”居住过的地
方。2017年6月，张维平供述，拐
卖了包括申聪在内的9个孩子，均
通过“梅姨”转卖出手。由此，申军
良知道了“梅姨”的存在，并了解到
两人交易的路线，“张维平拐了孩
子抱到鸡公山，在坡下路口交给
‘梅姨’，前面就是长途汽车站，可
以去惠州、河源”。

于是，鸡公山便成了申军良寻
子的突破口。自2005年1月4日，
申聪被张维平一伙人拐卖，申军良
辞去工作、变卖家产，连续十余年寻
找其下落无果。“找申聪的时候，大
海捞针一样”。面对偌大的城市，他
无处下手，便拿个手机在地上转，嘴
里念着“申聪你在哪里”，手机头指
向哪边，就往哪边走。他想着，只要
找到“梅姨”，就能问到买家，从而找
到儿子申聪。

沿着狭窄的巷子、陡峭的斜坡，
申军良走遍了鸡公山各个角落。他
拿着“梅姨”的模拟画像，挨家挨户
询问，把寻人启事贴满电线杆、柱
子。“只要我去，人家都知道，申军良
又来找‘梅姨’了。”次数多到申军良
至今仍能脱口而出鸡公山每个出口
通向哪里。

那段时间，申军良近乎疯狂
地找“梅姨”。他走在广州增城街
头，“五六十（岁）的阿婆，见一个
就拍照”，每天给警察发上百张照
片，让他们找张维平认，是不是
“梅姨”。

后来，申军良循着张维平的口
供，跑到河源紫金的偏僻山村，蹲守
“梅姨”同居老汉长达七八个月。“第
一个月几乎没人理我，他们看我像
外星人。”申军良只好一张张粘贴印

有“梅姨”画像的寻人启事，时间久
了，村民好心提醒他，画像与“梅姨”
本人相差甚远。申军良马上向警方
反馈情况，2019年画像专家按照
“梅姨”同居者的描述，绘制了第二
版模拟画像。

当申军良一边追“梅姨”一边寻
孩子的时候，2020年3月，警方在
广东梅州发现申聪。“兴奋得好几天
睡不着”，那时候申军良才发现广州
的天那么蓝、那么漂亮，之前他从未
注意到。但家庭团圆后，申军良并
未放弃找“梅姨”。“张维平拐卖了9
个孩子，（加上申聪）才找到3个，还
有6个没找到，我想帮着他们，把这
些孩子找回来。”

后来，张维平被依法执行死刑、
网上传言“梅姨”不存在、9个被拐孩
子全部找回。在每个外界认为到此
为止的节点，申军良都选择继续往
下挖。“人家说我炒作、无中生有。”
其他寻子家长也害怕引起非议，不
再参与寻找“梅姨”一事。

儿子申聪问过父亲：“咱还找
‘梅姨’吗？”

申军良回答道：“死磕到底，一
定要找到她。”

“就是因为她卖掉我孩子，我走
在路上十五年多。”原本，申军良在
陶瓷企业担任高管，一家三口生活
美满。然而，人贩子闯进出租屋抢
走申聪，一下击垮这个小家庭。他
坦言，“梅姨”是心里的一个结，不找
到她，这道坎过不去。“睡着了，我都
在追‘梅姨’。”

而在申聪看来，自己这么多年
受的苦，源自“梅姨”等凶手。“如果
我在家人身边长大，就算过得不好，
也怨不了什么人。”

十年来，申军良不是没想过，可
能永远找不到“梅姨”。“没个名字，
反侦察能力又这么强。”然而，一有
线索，申军良就忍不住，一次次去找
“梅姨”同居老汉核实。“有点线索，
我跑得比谁都快。”

就在“梅姨”落网消息发布前，
2026年春节，申军良还带着儿子申

聪前往鸡公山，寻找“梅姨”的线
索。这是申聪第一次来此地，路上
主动问起关于“梅姨”的事。“我想知
道，父亲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听完
之后，申聪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场景：
父亲佝偻着背，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淋雨、挨饿，充满无助。

令父子俩没想到的是，短短几
个月后，再走上鸡公山，心情全然不
同。3 月 21 日，广东警方通报：
2025年，专案组发现一位名叫谢某
某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
合，经进一步核实，谢某某正是“梅
姨”。近期，专案组将嫌疑人谢某某
抓获，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实
供认不讳。“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特
别激动。”申军良苦寻十年，“梅姨”
终于找到了。

一个父亲寻子追凶的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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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姨”案看我国“打拐”变化

“‘小时候的噩梦’终于被抓了”

找回孩子后，申军良并未放弃追“梅姨”

“梅姨”落网后，3月

22 日，申军良和儿子申

聪来到广州增城鸡公山，

重走寻找”梅姨“的路线

申军良回到儿子申聪当年被抢的案发地

申聪


